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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干扰项预习效应(Distractor Previewing Effect, DPE)是一种抑制性注意现象，当混合交替的呈现有靶子

试次和无靶子试次时，若当前试次中干扰项颜色与之前无靶子试次中刺激颜色一致(干扰项预习条件)，
被试的反应会比当前试次中靶子颜色与无靶子试次中刺激颜色一致(靶子预习条件)时更快。DPE是由于

感知适应引起的对先前出现过的刺激的抑制。以往研究证明情绪面孔存在DPE，但是呈现不对称性。与

中性情绪相比，正性和负性情绪会引起更多的注意，在情绪有关的实验中，存在两种面孔识别优势，即

正性和负性面孔识别优势。行为和眼动研究表明眼睛是能够帮助个体识别面孔情绪的重要面部器官，眼

睛视向与情绪的交互作用只有在面孔可辨度很低的条件下才被发现。本文综述了相关干扰项预习效应的

研究，旨在为探究面孔DPE中情绪的作用提供新的方向，介绍了情绪加工和视向加工之间的关系，同时

提出了今后研究结合情绪识别与视向判断考查情绪干扰项预习效应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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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stractor Previewing Effect (DPE) is an inhibitory attention phenomenon. If the color of the 
interference item in the current test is the same as that in the previous no-target test (interference 
item preview condition), the response of the subjects will be faster than that of the target color in 
the current test and the stimulus color in the no-target test. DPE is due to the inhibition of pre-
vious stimuli caused by perceptual adaptation. Previous studies have proved that emotional faces 
exist DPE, but present asymmetry. Compared with neutral emotions,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
tions attract more attention. In emotion-related experiments, there are two advantages of face 
recognition, positive and negative. Behavior and eye movemen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eye is 
an important facial organ that can help individuals to recognize face emotion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ye direction and emotion is only foun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low face resolution. This 
paper reviews the study of the preview effect of related interference items in order to provide a 
new direction for exploring the role of emotion in face DPE, and introduces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emotional processing and visual process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possibility of examining 
the preview effect of emotional interference items in the future is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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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干扰项预习效应的定义 

干扰项预习效应(Distractor Previewing Effect, DPE)是一种稳定的强试次间效应，Goolsby 与 Suzuki 
(2002)在其颜色预习效应的研究中最先发现干扰项的预习效益，当前一试次为无目标试次时(预习条件)，
紧随的当前试次的目标特征若与前一试次无目标项目的特征一致，被试的反应要慢于不一致的情况(Ariga 
& Kawahara, 2004; Goolsby, Grabowecky, & Suzuki, 2005)。干具体来说，干扰项预习效应产生的条件需要

满足前后两试次的关系模式，前一试次为刺激预习试次，紧随后一试次为目标搜索试次，即呈现一个无

靶试次会影响个体对随后有靶试次中目标的搜索与反应。Ariga 与 Kawahara (2004)使用颜色、面孔、运

动方向与词语刺激进行同样的视觉搜索实验，结果发现这些刺激均可获得稳定的干扰项预习效益，即预

习干扰项比预习目标项时被试对目标的反应更快。他们的研究更广泛的证实了这种试次间效益的存在，

后续研究采用干扰项预习效应(Distractor Previewing Effect, DPE)来表示这种效应。 
Goolsby，Grabowecky，& Suzuki (2005)通过一系列颜色目标–干扰项预习实验，他们认为这种试次

间效应是由于颜色的显著性后效，即对颜色的知觉适应，颜色相同的项目在目标呈现前被预先呈现后，

其显著性自动降低，表明这是神经适应的结果。而另外的研究证明 DPE 不仅仅是个体对显著性特征的适

应性调节，而是一种纯粹的注意现象，是个体对注意的抑制，注意偏离了最近搜索过、预习试次中的相

关特征(Levinthal & Lleras, 2008; Wan & Lleras, 2010)。 

2. 面孔情绪的干扰项预习效应 

DPE 研究中被试被要求搜索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项目的项目，研究发现 DPE 并不只是发现于颜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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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范畴。Ariga，Kawahara (2004)在基于面部特征的性别范畴水平上发现了 DPE，其另外的研究发现分别

以不同的运动方向和词语作为定义类别时也发现了 DPE。此外，使用房屋与面孔、数字与字母两种不同

的类别范畴亦存在 DPE (Lleras, Levinthal, & Kawahara, 2009)。这些研究不仅说明了 DPE 是一种稳定的试

次间效应，也证实了 DPE 不仅存在于不同的刺激特征呈现中，也存在于不同视觉范畴中，即要求被试搜

索一个在某个特征上不同于其他所有项目或者属于不同视觉范畴的项目时可以发现显著有效的 DPE。 
Wan，Tian 与 Lleras (2014)使用情绪面孔简图来定义目标，面孔旁的白色横线来定义反应，结果发现

在情绪范畴也存在 DPE，不同的情绪面孔似乎被划分为不同的类别，使用倒置面孔的实验表明这种情绪

的 DPE 是基于对情绪面孔的整体加工实现的。有趣的是，情绪的 DPE 与以往经典颜色的 DPE 结果并不

完全一致。他们仅在中性搜索负性面孔简图中观察到 DPE，而在负性中搜索中性、正性中搜索中性和中

性 中性中搜索正性的条件下并未发现有效的 DPE，他们认为负性情绪对注意具有更强的引导作用，个体

对正性和中性情绪的注意抑制弱于负性情绪，因此情绪的 DPE 呈现出不对称性。 
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负性情绪传递具有威胁性的信息，似乎能够被注意系统特别的“标记”用来引导

未来的搜索。牟兵兵与宛小昂(2014)的实验 2 通过使用具有威胁性的动物图片(蜘蛛、蛇)定义目标时也发

现了 DPE，这说明情绪性信息能够利用 DPE 中的这种注意模式，快速抑制干扰信息的影响。他们还发现

比面孔情绪更强且明显对称的 DPE。这个结果是因为传递相同情绪的不同动物图片属于同一动物类别。

因此，他们认为情绪的 DPE 之所以出现一种不对称性，是因为其是以类别搜索为基础的试次间效应。 
倒置面孔破坏了面部的整体性，但能够保留面部特征的基本信息(Maurer, Le Grand, & Mondloch, 

2002)，Wan 等人(2014)分别比较了年轻组与年长组在直立面孔与倒置面孔产生的 DPE 的效益。结果发现，

倒置情绪面孔下，在年轻组中并未发现有效的 DPE 效益，而在年长组中发现了与直立情绪面孔等效的

DPE 效益。他们认为这些结果说明，年轻组对于面孔情绪更偏向以整体的方式进行加工，而年长组并不

依赖于对面部的整体加工来完成搜索任务，他们可能依赖于面孔具体特征的差异。 
Wan 等人(2014)认为在基于颜色的干扰项预习效应中假设颜色的定义特征能够以相同的速度从呈现

的项目中提取信息。例如，在在红色干扰项中搜索一个绿色目标，视觉系统可以自动地，并行地加工这

两种颜色的特征信息。但对情绪信息的加工可能不是如此。也就是说，由于情绪效价的不同以及注意资

源的有限性，一些类型的刺激可以通过注意捕获进行自动加工，而有些则需要有意识的进行注意分配。 

3. 干扰项预习效应的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 DPE 受项目刺激呈现的整体构型的影响。在 Goolsby，Grabowecky 与 Suzuki (2005)的颜色

干扰项预习效应研究中，若将项目呈现的相对位置看作一个整体，即将预习试次中地项目识别为一个单

一的组合项时，干扰项预习效应被消除了(在项目刺激的外侧用弧线构成面孔简图的样式)。此外，他们在

后续实验中使用音调提示被试即将呈现预习试次，使被试能够分辨预习试次与搜索试次呈现顺序，在这

种条件下依然观察到有效的干扰项预习效益，尽管比经典实验的干扰项预习效益小，但两者的差异并不

显著。由此他们证实了三个项目的相对呈现在一个假想的椭圆上所组成的特定几何构型能够最小化目标

显著性对效益的影响，是能够测量到干扰项预习效应的最小感知单位。同样的，他们结合额外的几个实

验检测项目位置差异的结果发现，当预习试次中的项目刺激与搜索试次中的项目刺激间的距离增加时，

DPE 的效益值呈现减小的趋势，但研究者发现项目刺激在 4.6˚偏离时，依然存在一个有效 DPE 效益，包

括在仅有 27 ms 的呈现时间下。然而在 27 ms 的预习呈现时间下，被试不可能完成一系列的项目扫视，

无法注意到项目以形成记忆轨迹，因此，研究者认为颜色 DPE 的产生并不是因为早期低水平特征的颜色

适应，而是更高水平的颜色抑制，即对项目呈现的整体构型的抑制。此外，Goolsby 等人(2005)发现 DPE
受预习试次中项目刺激的呈现时间的减少而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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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 DPE 还与被试的刺激处理方式与刺激类型有关。Wan，Tian 与 Lleras (2014)在使用情绪面

孔示意图为刺激材料进行实验，结果显示情绪产生了 DPE。但他们分别比较了年轻组与年长组在直立面

孔与倒置面孔产生的 DPE 的效益，结果发现，倒置情绪面孔下，在年轻组中并未发现有效的 DPE 效益，

而在年长组中发现了与直立情绪面孔等效的 DPE 效益。他们认为这些结果说明倒置面孔破坏了面部的整

体性，年轻组对于面孔情绪更偏向以整体的方式进行加工，而年长组并不依赖于对面部的整体加工来完

成搜索任务，他们可能依赖于面孔具体特征的差异。此外，Wan 等人的研究旨在中性干扰中搜索负性目

标时观察到了 DPE，而在正性干扰中搜索中性目标、中性干扰中搜索正性目标、正性干扰中搜索负性目

标时并未发现有效的 DPE，这与经典 DPE 的研究结果不同。牟兵兵与宛小昂(2014)通过使用具有威胁性

的图片进行实验认为情绪的 DPE 是以类别搜索为基础的试次间效应。Shin & Bartholow (2013)更精细的划

分和使用类别刺激(定义目标类别为酒精相关性，定义反应类别为容器类型)进行了实验，其结果证实了不

同刺激类型产生的 DPE 效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有研究证明任务相关性影响 DPE 的产生。Levinthal，Lleras (2008)通过操纵任务指令发现这种注意抑

制只作用于与搜索任务相关的特征，也就说，尽管同时呈现的三个项目具有不同的特征，当其中一个特

征被定义为目标特征时，仍然发现了可靠的 DPE。无关的项目特征影响整体的搜索时间，但并不会影响

预习效应的产生。Wan 与 Lleras (2010)也证明了项目的区分度并不能调节 DPE 效益。 

4. 面孔加工的优势效应 

面部表情识别的研究中一直存在争议，表情效价研究中存在“积极情绪优势”和“消极情绪偏向”

的争议，不同研究者得出了不同的观点。对于情绪的知觉可以分为趋近和回避两种，接近趋向情绪的知

觉，如高兴和生气，而回避朝向情绪的知觉，如恐惧(Adams & Kleck, 2005; Sander et al., 2007)。前人面孔

识别研究中，出现负性情绪面孔识别优势效应的材料大多是使用愤怒情绪面孔，愤怒面孔被认为具有明

显的威胁性信息，因而被试能够更快的知觉到刺激并作出反应。以往研究除了发现负性面孔识别优势效

应(Eastwood, Smilek, & Merikle, 2001)，也发现了正性面孔识别优势效应(Calvo & Nummenmaa, 2008)。另

一方面，情绪加工受到注意资源的限制，这种限制一方面体现为在资源极少几近耗竭的情况下，机体不

能有效地区分情绪刺激与中性刺激。在注意资源相对充足的时候，个体能够适当地调节注意分配使正性

刺激与负性刺激得到同样充分的加工，而在资源缺乏的情况下，负性刺激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即出现

情绪加工的负性优势现象(黄宇霞，罗跃嘉，2009)。 
Calvo，Nummenmaa 和 Avero (2008)关于面孔的搜索研究也表明，寻找一个快乐，惊讶或厌恶的面部

目标比寻找生气，悲伤或恐惧的面孔更有效，Juth 等人(2005)也发现高兴表情比愤怒与恐惧表情更容易被

识别，这与以往研究负性情绪的注意优势不一致(Eastwood et al., 2001; Fox et al., 2000)。刺激的情绪效价

不仅影响着人们对它们的加工速度，也影响人们对后续呈现的刺激的加工。情绪加工随着注意资源量而

变化的这个过程不仅体现了个体对视觉场景的适应，也体现了个体具有比较灵活的注意模式以及进行最

佳的注意分配。 

5. 总结与展望 

如上所述，在面孔情绪的研究中，既存在正性情绪识别优势也存在负性情绪识别优势，在注意资源

缺乏时，负性信息似乎更具吸引力，人们的注意很难从其中脱离。既然干扰项预习效应是一个稳定的试

次间效应，情绪性信息充当干扰项时也应存在显著的效应。为什么以往的研究结果存在分化现象？在以

往的研究中所用的实验材料无论是面孔示意图还是真实面孔，更多的是选择生气面孔与高兴面孔，且没

有避免面孔特征的知觉差异。过去的研究也并未给出这种现象产生的神经机制层面的具有说服力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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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情绪 DPE 的不对称性是由情绪的特殊性而稳定存在的，那么，它的产生机制是什么？若不是稳定

存在，那么，是否可以重新确定实验材料或者削弱面孔的知觉差异来实现稳定的试次间效应？因此作者

认为之所以仅在中性面孔作为干扰项，负性面孔(生气)作目标项才产生试次间效应，是因为面孔的表情强

度与表情加工速度具有差异。此外，过去的研究中采取的面孔定义特征的判断任务是判断头发的朝向或

者面孔旁白线是在右还是在左，被试的反应不仅包含对目标的识别，还包含对无关特征的判断。而

Levinthal，Lleras (2008)的研究发现呈现的项目间的区分度并不影响 DPE 的产生。在采取面孔示意图作刺

激材料的研究中，并未考虑不同情绪面孔的知觉特征差异和面部特征的差异。考虑到简图中正性面孔中

向上弯曲的线条与下颌线近似平行，而复兴面孔中向下弯曲的线条与面孔轮廓容易被知觉为一个闭合结

构，这两种知觉形式都有利于识别(Eimer & Kiss, 2007)。Ariga & Kawahara (2004)在使用面孔性别、词语

刺激证实了 DPE 的稳定性，也证明 DPE 是一种更高水平、更多范畴的抑制。因此，作者认为可以使用

更加抽象的情绪面孔简图，避免平行或闭合图形以更有效的观察 DPE 的产生。 
作者认为正性情绪与负性情绪面孔的表情强度及其适应显著性的差异也对预习效应产生了影响。因

此，作者认为可以定义情绪信息作为目标特征，定义面孔内部特征(视向)作为反应特征。关于视向对情绪

加工的影响，已有的研究并没有得出一个确定且统一的结论。在选取情绪面孔时，可以匹配面孔情绪的

强度效应，筛选加工速度匹配的面部表情(季文君，2013)。虽然眼睛视向可能增强或减弱情绪的识别，视

向加工可能会内隐的占用注意资源，但是有研究表明情绪对视向加工没有速度上的促进或者干扰效应，

而是表现为直视优势效应的消失。目光注视是人际社交中的基本现象，在视觉场景中，注视和目光接触

都是社交活动进行和言语获得的重要线索(Wetherby, Prizant, Carpenter, & Tomasello, 2000)。Graham & 
LaBar (2007)的研究表明只有在面孔可辨度不高的条件下视向和情绪才会发现交互作用。他们使用简单可

辨的情绪，结果并没有发现视向与情绪相互影响的证据。Adams 和 Kleck (2005)同证。因此，视向与情绪

的交互作用主要取决于面孔刺激的可辨度，在正式使用眼睛视向作判断标准之前，对不同视向的面孔材

料进行评定，除了使不同视向面孔的情绪唤醒度和加工速度基本保持一致之外，还可以对情绪面孔的可

辩别性进行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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